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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我国旅游
市场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
的新变化——曾经“闲人
免进”的工厂车间，成为游
客争相打卡的热门目的
地。同程旅行数据显示，

“工厂类”旅行产品预订热
度同比增长超过 36%，其
中亲子游订单占比高达
68%；入境“工厂游”产品
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 9
倍。从江南造船厂到西安
冰峰工厂，从新能源汽车
生产线到智能机器人车
间，曾经冰冷的工业场景
正在成为“行走的课堂”。
这一现象绝非偶然，它折
射出的是中国消费升级与
产业转型的深层脉动。

“工厂游”走红，本质
上是消费者从“物质消费”
向“知识消费”的跃迁。过
去，旅游往往被等同于“看
风景”——名山大川、古迹名胜是主流选
择。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愿意花时间，
让孩子站在玻璃幕墙前，见证一罐牛奶从
生牛乳到成品的全过程，走进汽车工厂近
距离观看数百台机器人协同作业。这种
转变的背后，是公众对“知其然更知其所
以然”的深层渴望——他们不再满足于消
费产品本身，而是想探寻产品背后的制造
逻辑、科技密码和工业美学。正如一位家
长在参观牛奶工厂后所说：“亲眼看到这
么严格的品控流程，孩子喝的每一滴奶从
哪里来、怎么生产，我更放心了。”这种“透
明化”的游览体验，恰好击中了当代消费
者对品质、信任和知识的多重需求。

值得关注的是，“工厂游”承载着教育
的价值。在研学属性的加持下，工厂正从
生产场所转变为教育场所。孩子们在江
南造船厂感受“万吨巨轮”的磅礴气势，在
北京小米汽车工厂了解前沿科技与未来
产业——这些书本上无法提供的沉浸式
体验，让工业知识变得可看见、可触摸、可
感知。

事实上，“工厂游”正在成为向世界展
示“中国制造”与“中国智造”的窗口。外
国游客规划“中国制造之旅”，一边走访现
代化工厂感受中国“智造”实力，一边前往
华强北、义乌打卡购物。国际社会对中国
制造的认知正从“廉价代工”转向“创新智
造”——这种认知转变，工厂车间比任何
宣传片都更有说服力。

然而，要让“工厂游”从“网红”走向
“长红”，仍然需要避免陷入同质化打卡的
浅层模式。工厂的主业是生产，如何在保
障安全与效率的前提下提升游览体验，如
何深挖工业文化背后的时代精神，而非仅
仅停留在“拍照即走”，是企业与文旅部门
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

文旅的新风口，从来都是时代发展的
风向标。“工厂游”的出圈，既是大众追求
高质量精神消费的真实写照，更是中国制
造业崛起、文化自信提升、产业融合升级
的有力证明。未来，唯有持续深耕工业文
旅融合，打磨优质体验内容、完善研学体
系、创新传播形式，才能让“生产线”持续
变身“风景线”，让中国工业之美、智造之
强持续走进大众视野，释放更大的经济价
值与社会价值。

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奥德赛》常常
被喻为一段漫长艰险的人生旅程。导演诺兰将
这部三千年史诗搬上银幕，不把神直接拍出来，
而是藏在人的每一次选择后面。观众由此看见
的不是神谕，而是归途本身。

灰绿色的海水反复涌上沙滩又退去，海面
空阔，一无所有。奥德修斯坐在卡吕普索孤岛
的岸边，散乱的头发被海风拨弄，破旧衣衫下露
出肩膀处已结痂的伤口。他的背影迟迟不肯转
过来，他在想什么，导演没有给出答案，只把疑
问留给观众。

整部影片中，导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未
将荷马史诗中的重重磨难堆砌为视觉奇观，而
是将其处理为逐层剖解的精神试炼。每一场遭
遇都落在具体可感的细节上，每一次脱险也都
带着无法抹去的损耗。

独眼巨人的段落，开场就气氛诡谲。奥德
修斯率十二名船员攀上孤岛，进入一个洞穴。
洞口巨大，洞壁布满粗砺的刮痕，深处藏着牛奶
与食物。巨人归来时，他堵住洞口，随手抓起两
名船员，像抓起花生下酒般丢入口中。翌日，巨
人又吃掉两名船员后沉沉睡去，奥德修斯与船
员将木桩烧红，刺入巨人独眼。巨人惨叫着醒
来。奥德修斯与船员紧贴羊腹，逃出洞口。本
可悄然远去，他却回身射出一箭。这一箭没有
任何战术意义，只有暴力。独眼巨人拔出箭，向
海神发出诅咒。智慧救了奥德修斯，冲动却又
为所有厄运埋下伏笔。

喀耳刻的段落，是一种寂静的恐怖。船员
沿小路走向石屋，石屋内，喀耳刻以瑟瑟发抖的
柔弱女子形象出现，细声细语让船员卸下防
备。喀耳刻伸手按住一名船员的后颈，轻轻搓
揉。他的身体从肩膀开始塌陷，骨骼重排，皮肤
变粗，手指缩成蹄子，言语化为哼哼声。几头猪
蹲在地上，仰头看着奥德修斯，眼神里全是属于
人的清醒、恐惧与哀求，但身体已回不去了。这
比死亡更残酷：你清醒地看着自己丧失人形，却
无能为力。

喀耳刻忽然敛去柔弱，冷冷开口：她恨希腊
人烧了她的神庙，杀了她的姐妹。所以她要让
他们也尝一尝，什么叫从人变成牲口。奥德修
斯以剑相逼，迫使她解除了魔法。船员们恢复
了人形，但那眼神里残存的恐惧与屈辱，像细针
一般扎进观众心里。

离开喀耳刻后，奥德修斯遵照指示驶入冥
界。画面骤然暗下来，亡灵从四面聚拢，声音直
接从颅骨内侧响起，不攻击，不嘶吼，只反复低
声问：你还记得我吗？每一个亡灵，都曾是某人
的父亲、丈夫、儿子，如今只剩下一个名字。奥
德修斯与先知的亡魂对话，得知自己终将再次
漂泊，走到一个不知海为何物之处，才能获得安
宁。导演用近三分钟近乎静止的镜头，让观众
与奥德修斯一同沉入那片灰暗。地狱最令人窒
息的，不是惩罚，而是你终于看清：所有挣扎、选
择、代价，最终都汇入同一条沉默的河流。你带
不走任何东西，唯独带着“记得”。而这份记得，
是你在世间唯一的重量。

塞壬的段落处理得极为抽象。海面浓雾四
起，奥德修斯命船员以蜡封耳，将自己绑在桅杆
上。歌声响起，没有旋律，没有歌词，只有雾中
断续渗出的声音残片。但声音靠近时，奥德修
斯发狂般挣扎、嘶吼，青筋暴起，满脸是泪。他
挣不脱绳索，却拼命扑向歌声。那种扑向明知
会摧毁自己的东西的本能，令观众屏住呼吸。
导演没有给塞壬清晰的形体，因为真正的诱惑
没有面目——它唤醒的，恰恰是你心底最真实
的渴望。

这五重试炼，一层比一层更狠地凿进奥德
修斯的灵魂。独眼巨人的诅咒教会他，每一次
胜利都可能埋下祸种；喀耳刻剥去人形，令他对

“我是谁”产生根本性的怀疑；冥界揭开终局的
虚无，让他看见一切挣扎的尽头；塞壬侵蚀欲
望，让他甘愿扑向毁灭；而斯库拉与卡律布狄
斯，则逼他直面选择的残酷。左侧六头怪物斯
库拉凶残无情，右侧漩涡卡律布狄斯声响如山
崩。船必须从中间穿行，左右皆是绝路。

奥德修斯选择了斯库拉。失去六人，整船
尚可存续；堕入漩涡，则全军覆没。他将六根长
矛分给六名船员，示意他们站到甲板左侧。六
人看了他一眼，默默走向各自的位置。斯库拉
扑食的场景未直接呈现，镜头只聚焦于奥德修
斯。听见身后传来惨叫和血液泼溅甲板的啪嗒
声，奥德修斯目视前方，颊侧肌肉微微抽动。船
身平稳后，他转身清点人数，嘴唇翕动，数至某
处骤然停住。六个名字，刻在了心底。没有血
腥画面，只有清醒承担。做决定的人，要将死者
的名字带着走完余生。

卡吕普索以忘忧莲为迷药，将奥德修斯困
于孤岛七年。导演以极快的蒙太奇掠过。她站
在他面前，身后一片金色天光，告诉他可得不朽
之身、不病不死，不必再失去任何人。他沉默片
刻，说，我要回家。奥德修斯能返回伊萨卡，靠
的不是无畏，而是刻进骨子里的清醒——他始
终记得来路，也始终记得自己是谁。

当奥德修斯登上伊萨卡海岸，独自蹲下，手
指插进沙土慢慢攥紧，手背骨骼根根分明。近
乡情怯，四字太轻。他手里攥着的不是沙，是离
家时尚在襁褓、如今已成青年的儿子；是等了二
十年的妻子；是死在路上的同伴。

影片最后，奥德修斯与求婚者的厮杀结束，
珀涅罗珀穿过人群走到他面前。两人都不再年
轻。她看着他，他也看着她。没有拥抱，没有长
篇对白。她伸手抚上他的脸，他抬手覆上她的
手背。镜头缓缓拉远，门外的晨光是灰蓝色的，
不甚明亮，却确确实实地亮了。

奥德修斯的同伴尽数葬身归途，唯他一人
还乡。这是史诗的残酷定数，也是一个反复咀
嚼的隐喻：最终能穿越重重迷瘴、战胜种种心
魔、回到精神故乡的人，都是自己的奥德修斯。

走出影院，仍觉海浪在眼前翻涌。也许我
们终其一生都在海上，而那个出发时的原点，那
个你本应成为却尚未成为的自己，始终在远处
等你，等你记起他，找到他，穿过最后一道浪，走
回岸上。

每个人都是每个人都是
自己的奥德修斯自己的奥德修斯
———观电影—观电影《《奥德赛奥德赛》》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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